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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蒲孤這才問道： 「他們的家就在河邊
上？」

李青霞點點頭，金蒲孤又表示不相信地
道：

「照這樣說來，他們是不願意讓人家知
道的了，可是今天在湖上那個划船的似乎對
那個女子很熟……」

李青霞笑笑道：
「駱仲和自己祇是每年一度出現在西湖

上，他的一兒一女卻偶而會在湖上尋人開
心，一下子突然從水面冒出來，跳到人家的
船上，那些舟子以為是神靈現身，借船使
用，連忙跳下水去，而且下水的人，總是莫
名其妙的地被送到遠遠的岸上，從來沒有人
淹死過，因此大家也習以為常了……」

金蒲孤笑笑道： 「這家人也怪……」
呂子奇卻忍不住問道：
「杭城中住著這樣一家武林高人，總鏢

頭也知道他們的底細，為什麼不告訴別人
呢？」

李青霞臉色一紅道：
「就在我發現他們行跡的晚上，我正準

備上床就寢，突然眼前一花，被人從背後拍
了一掌，等我從昏迷中醒覺過來時，桌上插
著一支鏢，正是我白天用以施暗襲的那一
支，另外還留著一張字條，警告我少開口
……」

金蒲孤微笑道： 「總鏢頭被他們嚇住
了？」

李青霞紅著臉道：
「人家的武功比我高多了，我被人家一

掌拍昏過去，連來人是誰都沒有看見，當然
祇好乖乖地聽人家的話了……」

金蒲孤又問道： 「以後總縹鏢沒有再跟
他們接觸嗎？」

李青霞仍是紅著臉道：
「有的！以後四海鏢局碰上兩三次辣手

的綠林道，被人劫去了鏢，可是不到半個
月，失去的嫖又神秘地回到鏢局，劫鏢者也
都被人殺死了……」

金蒲孤頗感興趣地道： 「是駱家人暗中
幫的忙？」

李青霞點點頭道：
「不錯！歸回的失鏢上附著一個小小的

金鑄人像，我相信這是他們作為我效金人緘
口的報酬，這件事連先夫都不知道，可是他
卻為此糊裡糊塗而送了命，因為那幾個綠林
人物的喪生，江湖上都以為是先夫的作為，
四海鏢局的名氣因此大振，而先夫也就此遭
了綠林之忌，而慘羅人屠潘元甲的毒手……
」

金蒲孤這時忽然哦了一聲道： 「原來是
這麼一會事？」

呂子奇一怔道： 「大俠想起什麼了？

」」
金蒲孤道：
「在下昔年學藝以金僕站長箭盡屠十六

凶人時，為了追索人屠潘元甲的蹤跡，曾經
苦索數日而不得消息，後來得到一封匿名柬
帖的指示才算找到了他，我一直在奇怪那投
帖人是誰，現在才算得到了答案，我想一定
是駱家人弄的手腳。」

李青霞也愕然道：
「大概是不錯的，妾身也正在奇怪駱家

人既然肯幫助我們追回失鏢，何以先夫的慘
死卻置之不理，原來他們是借重金大俠代行
其事了！」。

呂子奇笑笑道： 「看來他們是早對金大
俠注意上了，金大俠是否有意前去一訪？」

金蒲孤道：
「自然要去了，杭城中隱藏著這等高

人，我應該去見識一下，何況黃姑娘還落在
他們手中！」

李青霞卻道：
「駱仲和武功高不可測，金大俠在湖上

開罪了他的女兒，此去以小心為上……」
金蒲抓笑笑道： 「那祇是一個誤會，駱

仲和若是個明情理的人，便不應該怪罪於
我！」

呂子奇道： 「老朽也想陪金大俠前去見
識一番！」

金蒲孤想想道： 「呂老先生肯去自是最
好不過，可是在下還想邀一個人幫幫忙？」

呂子奇怔然道： 「大俠還有誰可邀？」
金蒲孤笑著不作聲，問李青霞借了一付

紙書，走到一旁寫了幾行字，然後寫好信封
交給李青霞道： 「麻煩總鏢頭派個人送到靈
隱寺去！（一三八）

即使他對新居醫師懷恨在心，直接找新居
醫師報復就好了嘛！有必要毒死無辜的醜松先
生嗎？」

「這很難說，如果為了嫁禍給新居醫師，
當然就有可能，而且在久野醫師的眼中，醜松
也不算是無辜，因為新居醫師搬來我們這裡當
醫師之後，是醜松四處宣揚新居醫師的藥非常
有效，所以久野醫師恨他也就不足為奇了。況
且在我們這種鄉下地方，能擁有毒藥的人，除
了醫師之外別無他人。」

你不要再說了，殺人事件事關重大，不是
一般人可以輕易推測得到的。為你介紹一下，
這位先生即將成為久野醫師的親戚。」

吉藏這時才注意到我，祇見一抹驚愕的神
色逐漸在他的眼底凝聚。

「他就是鶴子的……」
「沒錯，他帶著醜松先生的骨灰，第一次

回到我們村子，請多多指教。」
吉藏剛才得意囂張的態度頓時消失，靜悄

悄地沉默不語，偶爾拾起頭來打量我，最後終
於忍不住問道：

「沒想到你果真有勇氣將他帶回來了，村
裡的人全都希望他不要回來，」

我的心情倏地降到谷底，在我進人村莊之
前就聽到如此冷漠的歡迎詞，使我有如撞進冰
山般寒上心頭。

吉藏很想一古腦兒將心裡的話說出來，但
是美也子把臉轉向另一邊不理他，跟前的氣氛
隨即沉寂下來。他拉長著臉，雙唇緊閉，不時
用眼睛的餘光偷瞄我。

就在這氣氛凝重之際，公車已經來到八墓村的人口。車子一
停住，吉藏首先跳下車，一溜煙跑掉了，不用說也知道吉藏的用
意，他想比我們旱一步返回村子。

回村子去緊急通報村人。美也子見了，忍不住長歎了一口
氣。

「諏訪律師說的沒錯，這次回來，真的需要有無比的勇氣，
你還受得了嗎。」

我的臉色一陣青一陣白，心情從震驚轉力氣憤，不禁賭氣地
用力點點頭。

從公車站進入八墓村必須越過一個山坡，坡度並不很陡，但
是路況很差，除了腳踏車以外，其他的車子無法通行。大約步行
了二十分鐘，我們來到坡頂。我永遠記得當我從坡頂向北眺望的
那瞬間，一股陰沉晦暗的感覺向我襲捲而來。

八墓村位於窪形盆他的最底部，方圓二里，週圍有高山圍
繞，雖然土壤貧瘠，依然被村民開墾耕作。從山腳到盆底間，有
零星的水田點綴其間，水田的面積非常狹小，然而最怪異的還是
水田四週都用柵欄圍起來，後來我才知道，整個村莊就是一個養
牛的牧場，牛可以任意睡在村道的任何地方，為了防止牛祇踐踏
糧食，因此村民在水田四週圈起一道柵欄。

前面提過我第一次目賭八墓村是六月二十五日．正是梅雨季
節的黃昏時刻，雖然沒有下雨，但是雲幕低垂，分佈在盆地底部
的建築物上方，彷彿像有什麼惡兆向我籠罩過來，使我不寒而
慄。 （二十五）

蔣青巖披了衣裳，拿了這詩稿，在房中走來走去，細細吟
哦，向著月光道： 「月老，月老，我蔣青巖做了這等好詩，若不
得與華柔玉成就姻緣，你便無靈了。」說罷，從新去睡。

天微明，即便起來梳洗。張澄江、顧躍仙一齊笑嘻嘻走到蔣
青巖房裡，問道： 「青巖兄，夜來曾入襄王夢否？」蔣青巖也笑
道： 「曾入夢來，見兩兄也在那裡觀望哩。」三人相視而笑。蔣
青巖遂將昨夜的詩稿，遞與張、顧二人觀看，他二人看了一遍，
大叫道： 「妙絕，妙絕！直可與《高唐賦》並傳不朽，使我兩人
神遊其間。小弟兩人，昨夜也各有一首絕句，特來請教。」張澄
江便向袖中取出一張詩稿來，遞與蔣青巖。蔣青巖從頭細看，頭
一首是張澄江的，詩道：

有客尋著喜遇仙，花爭裊娜玉嬋娟。老僧詩句如能驗，願將
明珠塔上懸。

第二首是顧躍仙和韻的，詩道：
蔣子今人一謫仙，卻從花底晤蟬娟。重遊好帶丹青去，為寫

春容座上懸。
蔣青巖看了讚道： 「兩作甚佳，真是情種。老和尚決然不

謬，兩兄但坐而待之。」顧躍仙道： 「吾兄也好備辦，去見令姑
母了。」蔣青巖道： 「小弟正在此間打點禮物，奈客中不曾帶
得，所有不過三四色，不知兩兄可有甚禮物帶在身邊否？」顧躍
仙忙答應道： 「有，有，小弟帶得有十六色一份厚禮，打算轉到
紹興，送一個年伯，於今吾兄祇須換一個禮帖便了。」蔣青巖
道： 「如此妙甚。」忙去取了一個紅金柬來，照依顧躍仙禮單開
寫，祇後面換了一柄詩扇在內，拜帖上竟寫 「愚內侄蔣青巖百拜
」。打點完備，分咐院子雇了一乘山轎坐了，院子和伴雲捧了禮
物，拿了拜帖，蔣青巖向轎夫說明了去路，竟往華刺史宅中來。
要知蔣青巖怎生認親，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認姑娘中堂感舊 因表侄東院留賓
話說蔣青巖坐了轎子，不一會到了華宅大門首。那華宅的大

門，是朝南開的，門外一帶竹籬高樹，進了竹籬，才是正經牆
門，祇見大門緊閉，門上寫著一付對聯道：

避人如處子，不死愧忠臣。
蔣青巖下了轎子，一個老院子拿著名帖，一個院子上前打

門。打了半晌，方才走出一個白頭院子來，開了門，看見蔣青巖
主僕多人，那院子問道： 「相公是哪裡來的？家老爺抱病多年，
隱居山中，久不接見尊客，半月前往雁蕩山養病去了，不敢領
帖。」 （十三）

「你好。」陳漢生也伸出手回握，他
怎麼覺得這個男人的笑容底下，有股危險
的威脅感。

「那這位是？」
「喔，這位是馬倩倩小姐，也是我的

女朋友。」辜仲暘把她摟得更緊了些，好
像想證明什麼。

證明他很愛她嗎？歐嘉芝覺得之前的
自己像個傻子。

「你好，我是歐嘉芝。」她大方地給
了對方一個笑容。

「歐嘉芝？天啊，難道你就是 『天使
花嫁』的設計師？我好喜歡你設計的婚
紗！」馬倩倩驚呼。

「謝謝。其實，世界上最美的婚紗，
是自己所愛的人給自己的愛。」歐嘉芝語
重心長地說。

「但寶貝設計的婚紗，一向是最美
的。」陳漢生也跟著讚美她。 「那辜先生
跟馬小姐什麼時候要結婚呢？」

他沒想到自己無心問出的問題，同時
炸花了三個人的思緒。

歐嘉芝望向辜仲暘，而馬倩倩也望著
他，兩個女人都等待著他的答案。

「或許——很快。」
臉部的肌肉牽動嘴角，從他的嘴裡，

說出了這個口是心非的答案。
歐嘉芝聽見自己心碎的聲音。
「仲暘，你好壞！」

馬倩倩笑到嘴角都快咧到太陽穴了，
她簡直不敢相信他會這麼說，腦海中已想
像著自己昇格成為辜太太的模樣了。

「恭喜你們。」
「恭喜。」

這句恭喜，歐嘉芝是看著辜仲暘說
的，她想，此刻她臉上的笑容一定很難
看。

但為什麼他的臉色看起來也很糟？一
定是她看錯了，他就快結婚了，有的也應
該是滿面的春風。

當地一聲，電梯門開了，裡面擠滿了
人，祇剩下兩個人可容納的空間。

「我們先走了。」
歐嘉芝拉住陳漢生

的 手 ， 迅 速 走 進 了 電
梯。

現在，她祇想快點
離開這裡，當初她就不
該去 L.A.的，如果不去
L.A.，就什麼事都不會
發生了……

「再見。」
當電梯門漸漸關上

時，辜仲暘看見歐嘉芝
用嘴形無聲地對他說著
這兩個字。那一刻，他
後悔了，後悔自己剛剛
幹的蠢事。

他明明是來找馬倩
倩談分手，然後要開始
擬 定 計 畫 追 求 歐 嘉 芝
的，怎麼會突然變成他
要跟馬倩倩結婚了？

「他們兩個人真是
登對。」

馬倩倩一直沉浸在即將成為辜太太的
喜悅當中，根本沒注意到這當中有股怪異
的氣氛。

「對了，我們什麼時候要去挑婚紗？
聽說歐小姐的婚紗要預約很久才能排到
耶。」

樂過頭的她扯著辜仲暘的手臂，一張
嘴哇啦哇啦地說個不停，彷彿迫不及待地
想快點完成這一切。

「倩倩，很抱歉，我們不會有婚禮。
」辜仲暘不著痕跡地把自己的手臂自馬倩
倩的手裡抽出，是他做錯事了，他該向她
道歉。

「什麼？那你剛剛為什麼要那麼說？
」馬倩倩一張臉由喜轉怒，雙手握拳，等
著他說出答案。

「我祇是……隨便說說。」知道是自
己理虧，辜仲暘臉上有著愧疚，結婚這種
承諾不該隨便說說的。 （四十七）

我歎了一聲： 「愈來愈古怪了，他當然不會
是什麼明成祖，他是一個醫生……」說到這裡，
我也不禁遲疑了一下： 「真的，他怪之極矣，他
現在專心在從事一項研究，可是卻全然不知他研
究的課題是什麼，祇知……可能和研究神經不正
當者的精神狀態有關。」

齊白吐了吐舌頭： 「單是這一點。已經不知
有多少東西可以研究了。」

那一晚，我們的討論到此為止，第二天一早
出發，齊白的神態，又變得十分神經質，不是自
言自語，而且向我說了幾百次： 「你千萬別透露
我沒有蒙著你的眼，也不要得罪他。」

他又幾百次叮囑： 「到了那山洞外，你總得
讓我把雙眼蒙上才好。」

開始時我還答應他幾下，到後來，簡直懶得
出聲。我有我自己的想法——那晚上，我和白素
還是再討論了一下，都覺得齊白所說的那個 「建
文帝」，真是一個鬼的可能性少之又少， 「鬼上
身」——靈魂干擾了腦部活動的可能性最大。那
種情形，不少精神病患者，也不那種自以為是歷
史人物的病症，所以，我們又隱隱感到， 「建文
帝」和費力醫生．也大可能有關，更何況費力那
麼奇特，那麼湊巧地問及了建文帝的下落。

開始的一段路程，並沒有什麼可以記述，在
殘舊的飛機中到達了一個自空中望下去，一片灰
樸樸的城市——城都有生命，是生氣勃勃，還是
憂憂一息，最好的觀察角度是居高臨下。

然後，齊白進行了一些手續，我們就開始進
山。帶的裝備並不多，因為齊白說： 「到了那巨
宅，應有盡有，你決計想不到，在多層蠟封之
下，過了幾百年，肉乾果脯，仍然香味撲鼻，
酒，那是真正的陳年老酒。」

齊白又說： 「那地方．真可以作長久居住，
朱元璋為他的孫子設想得很週全。

我 「姑妄聽之」，反正入山不會很深，我和
齊白都很有野外生活的能力，帶少點裝備，趕起
路來，自然可以輕鬆許多。

入山第二天，就看到了那條灌木帶，從一個
小山頭上向下看去，倒真是奇景，那種灌木有著
比其他樹木更深濃的綠葉，所以看過去，像是一
條其長無比，濃綠色的帶子，一直伸展向前，蔚
為奇觀。

我們就沿著灌木帶向前走，第二天晚上，月
色很好，我們的興致也不錯，都不想太早休息。
夜靜到了極處，每一腳踏下去，踏在草上，都發
出 「刷」的一下向，走得快， 「刷刷」的聲響就
急驟，走得慢，聲音就緩慢，四面山影高聳，在
感覺上，彷彿是到了另一個星球一樣。

午夜過後沒有多久，就聽到了潺潺水聲，齊
白緊張了起來： 「快到了，你把雙眼蒙起來吧。
」

我搖頭： 「何必那麼早，見到了你所說的那
座山崖再說不遲。」

齊白堅持了一下，可是拗不過我，祇好作
罷 ， 他 像 是 心 事 重 重 ， 唉 聲 歎 氣 。

（六十三）


